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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八”淞沪抗战忆旧

欧阳蓬口述 张九皋记录整理

我追随陈铭枢的十年(1929——l939)中，曾有过火烧不死、枪打不死、水

浸不死、弹炸不死的奇异经历；上回已说到一九二九年我在香港“英皇酒家”

火烧不死而脱险的经历。这回说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枪打不死的经历。

一九三一年一月间，蒋介石在江西对苏区红军的第一次“围剿”失败，遂

把善打硬仗的十九路军调来江西，接连发动第二、三次“围剿”。当时陈铭枢任

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驻在兴国、吉安一带。第三次“围剿”

开始时，蒋介石乘飞机亲临吉安督战。八月间的高兴圩一役，陈铭枢守在电话

机旁亲自指挥作战，两天两夜没合眼。十九路军与红军交锋，战况激烈，双方

伤亡惨重，谁也没占上风。对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叙述的“对蒋光鼐、蔡

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沈阳北大营，并欲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全国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些时，蒋介石为确保京沪要地的安全，下令

把十九路军调往京沪铁路沿线，元气大伤的十九路军遂于是年十月下旬调往上

海休整补充。此前，十九路军在江西第三次“围剿”红军前便扩编了一个七十

八师，师长区寿年，副师长谭启秀，参谋长李扩，辖 I55、156 两个旅，旅长分

别为黄固、翁照垣。这样十九路军共三个师(另两个师番号为 60师、61 师)约四

万兵力。调防京沪后，陈铭枢任京沪卫戌司令官，驻南京，十九路军总指挥由

蒋光鼐升任，军长为蔡廷锴。松沪警备司令为戴戟。

当时十九路军布防情况如下：

六十师(师长沈光汉、副师长李盛宗)驻苏州、常州，师部驻苏州；

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副师长张炎)驻南京、镇江，师部驻镇江：

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师部驻南翔。



在江西时期，我一直跟随陈铭枢， “九一八”事变后。目睹日本人的猖

獗横行，我决心弃文从武，向陈铭枢请求到杀敌第一线去，后获准到七十八师

一五六旅任旅部副官(中尉衔)随后任排长，几个月后升任连长。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三时三十分，日军悍然偷袭我闸北驻军，忍

无可忍的十九路军毅然打响了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

在日军进攻吴淞炮台时，原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闻风丧胆，畏罪潜逃，并

把数十尊大炮的撞针带走，使要塞变成不设防的阵地，大炮也成了一堆废铁。

我师接防后，副师长谭启秀接任要塞司令，即由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率张君嵩、

钟经瑞团三个营进驻。十九路军基本上是广东籍军人；七十八师张君嵩团是一

月二十八日在闸北打响抗日第一枪的英雄。团内更多合浦籍的士兵。如钟经瑞

一个外甥姓李的，才十九岁，即出任该团的连长，作战非常英勇。翁照垣接华

振中出任 156 旅旅长，张君嵩恃闸北抗战有功，不怎么把翁放在眼里，认为他

是一打就跑的衰仔，无法守住吴淞炮台。但战斗一开始，翁照垣旅长亲率我团

击溃优势日军的多次进攻，翁那身先士率的战斗作风和胆大灵活的指挥艺术令

张非常佩服。

日军派出进攻吴淞炮台的是久经战阵的海军陆战队，骄横无比，气势汹汹，

自恃武器装备好，天一亮就来进攻，泊于江面的悬挂太阳旗的敌舰以巨炮猛轰

我炮台，然后从舰上吊下无数橡皮舟，舟上乘坐全副武装的陆战队，一批批的

向我阵地开来，一时江面上布满了敌人的橡皮舟，我阵地上硝烟弥漫。我方的

大炮由于缺少撞针无法对敌轰击，在敌炮火扫射时，我们一律躲在掩体内，待

敌橡皮舟靠岸，陆战队员登陆并进入我步机枪射程我们才开火，猛烈的子弹射

向敌人，敌人遭到猝然打击丢下许多尸体，龟缩在地上，稍停又调整阵容继续

向我阵地扑过来，战斗进行得很激烈也很艰苦，我方的伤亡也不少。我指挥的

特务连编制上号称百多号人，但历经战火未得补充，仅剩下六十多人；装备更

差，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仅得两挺轻机，其余是步枪和菠萝弹(手榴弹)，我

手持驳壳枪指挥战斗，子弹、弹片吱吱地从头顶、从身旁刷过，身边的弟兄也



一个个地倒下，伤亡了十多人，但却没有一颗子弹射中我，每天都和全体士兵

及兄弟连队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把阵地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使敌人夺取

炮台，进而对上海市区我军形成大包围圈的作战计划破产。

当时整个上海都动员起来支援我们抗击日军，商人损赠各种生活用品和食

品，学生、工人参加救护、运输弹药及支前慰问。经常有市民组成的慰劳队到

炮台阵地上来慰问，携带大批市民捐赠的劳军物品，如香烟、罐头食品、食物

等。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归国华侨慰问团，爱我们如爱自己的子弟。对抗日军人

提出的要求只要能找到都拿出来。就在战火连天的阵地上，我们吃上了他们送

来的美国产的金山橙。开军民联欢会时，我们团长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即席演说，

表示决不辜负广大市民，侨胞的关怀与支持，誓与阵地共存亡，抗击日寇到最

后一兵一卒!为了表彰我们守卫吴淞炮台的辉煌战迹，师长区寿年特地在江西景

德镇紧急定制了一批瓷碗，碗上书“每饭不忘国耻”几个大字，发给每人一只；

军部并奖给每人一条毛巾。

十九路军保卫上海的英勇战斗，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迫使日

军四次增兵，从最初的不足万人续增至八万人；并四易其帅，先后撤换了盐泽

幸一海军少将、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少将、植田谦吉陆军中将，最后

由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领衔亲征。而十九路军以疲乏无援三万之师英勇抗击，

伤亡逾万，幸得张治中军长亲率第五军助战使日军三面受敌，仓皇溃败；我 l56

旅三千余人固守吴淞炮台月余，敌久攻不下，不得不改变主攻方向。

但我十九路军及友军英勇抗战的成果却让卖国媚敌的蒋介石葬送了，蒋为实施

其“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企求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大国出面调停战事；而日军

方面，遭到我军坚决抗击屡攻不下后，在国内及世界与论面前丢尽了面子。不

得不同意“国联”的调停，拾到一个可下的台阶。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与日

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松沪停战协定》，十九路军被迫调离上海，暂驻苏州。我

军撤离时，翁照垣旅长命我押运一批军用物资往苏州，我带了三名士兵乘船押

送，完成任务后在苏州稍事休息即前往南京寻旧主陈铭枢长官，其时不幸染上



伤寒，陈送我入美国人办的鼓楼医院，半月后出院，就这样我离开了十九路军。


